
“有史以来最好书记”的悲喜剧

□赵健雄

日前，一段名为《县委书记》的 MV 在网上受到极大关注，该视频是

为歌颂张家口市张北县委书记李雪荣而做。制作者铁曙光说，此举是为

感谢李书记对张北县作出的贡献，“我觉得李书记是张北有史以来最好

的书记，在张北县人民心中，他是一个太阳”。（4月7日《潇湘晨报》）

不管李雪荣是不是张北县“有史以来最好的书记”，作为 M V的制

作者，铁曙光这样说，甚至有点过分地以太阳来作比喻，这的确是个人

的自由与权利。

记得马克思说过：“历史事件往往重复两次， 第一次以悲剧形式出

现，第二次以喜剧形式出现。 ”如果说，与之形貌相近、规模却不可比拟

的造神运动，曾经酿成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么，眼下我们看到的，只不

过是个小小的“喜剧”，除去若干与铁曙光有相同想法或近似需求的人，

更多围观群众完全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来看。

有意思的是，此事弄得沸沸扬扬后，有记者前往张北县采访，相关

干部称：“这个 M V完全是制作者的个人行为，县委毫不知情。早看到的

话，不会让它流传。”如此说法似乎撇清了书记以此作个人宣传的嫌疑，

无意中却暴露了另一个问题。

铁曙光的 M V是不是应当流传，值得不值得流传是一回事，有没有

流传的自由与权利则是另一回事。在符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谁有资格

说让不让它流传？

看来，某种“文革”遗风的确仍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与作用，担心

它的人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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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间小屋， 燕子却感到屋子

是个魔鬼的大嘴，让人害怕，唯有陈晶

在照片里微笑。燕子抱着小超凡，擦了

擦相框上面的灰尘， 怎么也不会相信

晶姐会进监狱。在她心里，晶姐仿佛还

在上班，在回家的路上，又去卖衣服，

又站在面条铺前买面条……现实是残

酷的，晶姐不会回来了，燕子抱着相框

失声痛哭。

在燕子心中，陈晶不是母亲，胜似

母亲。 现在她有了难处， 刘老师知道

吗？ 她爹娘知道吗？ 得赶紧告诉他们，

看看有没有办法？

燕子收拾好小超凡的衣服、尿布，

抱着他走出了家门， 挤上了通往许都

的火车。

刘怀在学校的小屋基本上成了空

巢，自从与郑向阳修复了关系，两人和

好如初，他就吃住在郑向阳那里。

郑向阳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对刘

怀心存戒心，让他吃饭拿饭钱，住宿拿

店钱。只是不直说，而是变着法子给他

要钱，他手里没有一分钱，自然就老实

了。

一天，郑向阳垂头丧气地走进家，

不停地唉声叹气。刘怀多次追问，郑向

阳这才说，她经营多年的服装品牌，卖

得一直很好， 几年来市里有好几家商

户都想争走，厂家今天来人，限她五天

之内进三万块钱的货，否则就换人做，

她现在手里还差一万块钱。

一向好充大的刘怀立马拍胸脯

说，事情包在他身上。郑向阳问他钱从

哪儿来？ 他说：“陈晶手里有五千块钱

现金，还有五千块钱的货，货卖不了，

她是厂里现金会计， 不能先拿出来用

一用？ ”

郑向阳又问：“她会让我用吗？ ”

“现在她急着把户口调过来，你不

用问了。 ”

郑向阳笑了。

刘怀给陈晶寄去信后， 接二连三

打电话催，再一次打电话时，科里说陈

会计请假出去了，他很高兴，以为陈晶

嫌邮寄不放心，亲自送来了。他连忙把

小屋打扫一番，等着陈晶的到来，左等

右等，等来的是燕子进门放声大哭。他

没好气地说：“在家还没哭够？ 来这儿

恶心人！ ”

燕子向他诉说陈晶的遭遇， 把房

子的钥匙和小超凡交给他。 刘怀傻眼

了。

六十

正当“淇上春风涨”之时，淇河养

殖业公司的活鸡销售也在广州、武汉、

南京、上海等地打开了市场，天天发货

还供不应求， 农村联营户也在稳步发

展。公司饲料车间机器轰鸣，孵化车间

“叽叽喳喳”叫声不断，大门口车辆出

出进进，人来人往，门庭若市。 韩振昌

为发展业务穿梭于各城市之间， 韩振

淇一天到晚忙于接待工作， 连回家看

看爹娘、跟三爷说说话的空都没有，更

别说下去指导农村联营户养鸡了。

清早，小满囤慌慌忙忙跑来，一进

门就说：“大哥，不好了！俺爸让你赶紧

去看看， 俺的鸡生病了， 你快点儿去

吧。 ”

“人还生病，鸡能不生病？ 让路兽

医先去看看，我接待个北京来的记者，

改时去。 ”韩振淇说。

满囤跟路兽医走了。 中午路兽医

回来时说：“鸡的病症像感冒， 有病的

鸡都打了针，饲料里又掺了些抗病毒、

退烧药。 ”

第二天，三爷天不亮也找来了，他

喂的一棚鸡也病了。 韩振淇让三爷坐

下，吃过早饭后一块儿过去。小满囤又

跑来了，提着两只死鸡，一进门就扔地

上，没好气地说：“叫你去你不去，昨天

打针的鸡都死了，你看着办吧！ ”

韩振淇掂起死鸡， 瞅着像是感冒

呀，路兽医是经验丰富的老兽医，咋就

没治住呢？他皱起眉头，问三爷他的鸡

是不是也是这病症？三爷点点头。他让

路兽医把鸡拿去解剖化验。 祖孙三人

顾不上吃饭，一同向鸡棚走去。

孬牛的鸡棚里， 上千个小生命在

与死神抗争着。一只只毛色脏乱，颜色

发紫，不停地打喷嚏。韩振淇问这样的

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孬牛说：“这谁知

道？它又不会说话。昨天来的那位兽医

真是庸医，不治还多活几天，一治死得

倒快了。 ”

韩振淇心里“咯噔”一下，这该不

会是禽流感吧？ 现在医学界还没有特

效药，要真是这样的话，恐怕这次得全

军覆灭了！他从鸡棚这头走到那头，一

言未发。

他离开孬牛的鸡棚， 又走进三爷

的鸡棚， 说：“三爷， 我只知道鸡生病

了，还弄不清是得的啥病，不能再下药

治了， 得等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拿出

治疗方案。 ”

韩振淇的脸色、反应，三爷都看在

眼里，感到一阵胸闷，心说“毁了”。 他

又问：“石头，看来不像是白痢疾啊，是

不是过去流行的鸡瘟？ ”

韩振淇神情凝重， 说：“我看这鸡

的症状跟禽流感很相似， 这种病是全

世界的专家都没攻破的难关。 ”

“石头，既来之，则安之。事来了就

不要怕，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即便

是———有啥好办法没有？ ”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公司联营

的鸡全部回收，用火焚烧、深埋。 另一

种办法是任其传染下去， 最坏的结果

就是所有的家禽、家畜死得一只、一头

都不剩。万一传染到人身上，后果不堪

设想。 ”

三爷弄不明白：“这种病是咋得上

的？ ”

韩振淇说：“目前还说不清楚，其

他禽类传染也可以造成， 咱淇河是鸟

类南来北往的栖息地……”

话还没说完， 小满囤插话说：“我

想起来了，十几天前，咱村几个小孩儿

在淇河边玩， 看到地上有一只死了的

灰喜鹊，他们还纳闷，这只喜鹊也没外

伤，怎么就死了，有一个调皮的孩子还

把死喜鹊扔进了淇河。 ”

一阵阵眩晕向三爷袭来， 他喃喃

地说：“看来这次又要倾家荡产了！ ”

韩振淇心情沉重， 没有注意三爷

的脸色，说：“三爷，我先回吧，化验结

果一出来，我就带着药赶过来！”说着，

走到了鸡棚门口。

三奶拄着拐棍迎来说：“小———，

晶晶还没信儿？工作都恁忙？过年也不

说来家看看？都老大不小了，也该典礼

了。你跟小昌都是和尚转生的，比着打

光棍。”老人盼着孙子能给她一个满意

答复。

韩振淇无话可说，看来，三爷两口

子还不知道陈晶的情况， 在这大难临

头的场合下， 他不想给她老人家冰上

加霜，他强装笑脸说：“三奶，有空晶晶

就来看您！ 三爷……”他一扭头，只见

三爷脸色蜡黄，满头大汗，不由叫了一

声，“三爷你咋了？ ”

三爷难受得蹲在地上， 身上的衣

服已经湿透了，他摇了摇头，咬着牙没

有回答。 三奶慌了，连声问：“你咋了？

你咋了？ ”

韩振淇把三爷搀到床上， 他觉得

三爷也许是心绞痛、心肌梗塞。他果断

地说：“三爷的病必须马上进医院抢

救，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您先看着三

爷。 ”说着奔出鸡棚，一看孬牛鸡棚门

口有辆摩托车，喊了一声说，“孬叔，俺

三爷有大病了，骑骑车。 ”飞一般地骑

着冲了出去。

孬牛、 小满囤都朝三爷的鸡棚跑

来，一进门，孬牛就喊：“三叔、三叔，咋

不好受？ ”他看三爷已经说不出话，知

道不是小病， 对儿子说，“快去家叫

人！ ”

满囤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韩世

儒、 韩世信、 韩世诚家里的人都跑来

了，把小屋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个个

急得直搓手， 等着救护车和韩振淇的

到来。

韩振淇开着公司的小车飞驶过

来，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人们让

开屋门，做好送三爷上车住院的准备。

韩振淇从车上跳下来， 拿着一瓶

药走到床边说：“三爷， 你先含化这两

片急救药。 车来了，您听。 ”

救护车赶了过来， 医生根据韩振

淇电话中描述的病状带着药来了，确

诊是心肌梗死，立即挂上液体，把三爷

抬上了救护车。

三爷被拉到了医院急救室， 挂上

了氧气，虚汗慢慢消了，脸色渐渐恢复

正常。韩世信拿着住院手续推门进来，

走到床边问：“爹， 轻点儿了吧， 医生

说，等控制住后，让转院到省城的大医

院全面检查一下。 ” （55）

□邓叶染

4 月 3 日早晨，志愿者们分成几队，沿淇河

步行，他们自带垃圾袋、火钳等工具，捡拾淇河

岸边的塑料袋、烟头、纸屑等垃圾，然后把垃圾

倒进岸边的垃圾桶。（详见本报 4月 6日 3版）

在风景如画的淇河边享用完美食后，将垃圾

随手一扔，哪管是落在风光旎旖的淇河里，或是

翠草如毯的草坪上，这样的镜头仍在时时上演。

鲁迅先生曾说，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破

坏给人看， 我们的悲剧就在于一边自豪于拥有

“华北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河流”， 却一边在亲手

污染着它。

淇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在笔者眼里，它更

像情人。 因为，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似乎已经越来

越离不开淇河了。 放眼瞧去，每至周末假日，淇

河边扶老携幼，游人如织。 依赖如斯，又何尝再

忍心破坏她的美？ 又有谁希望自己的情人衣衫

褴褛，满身污浊？

你扔或是不扔，垃圾箱就在那里。 就是那随

手一丢的垃圾，污染了淇河，污染了环境，给城

市抹了一笔难看的黑，于心何忍？ 何安？

乱扔垃圾，不仅应受道德上的谴责，更应付

出一定代价。 新加坡之美，不在于高楼林立而在

于环境优雅，干净整洁。 这得益于新加坡非常注

重环保，法律对个人行为有严格的规定。 比如，

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不但要课以 1 0 0 0 元新币

（折合人民币 5 0 0 0 元）的高额罚款，还要被罚清

扫大街 1 天，甚至要强制上电视亮相。 外国游客

入境前也要学习、了解有关法律条文，一旦违反

规定，照罚不误。 对此，我们能否有所借鉴呢？

文明，不仅存在于五千年辉煌历史中，也体

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 我们在传承中华

文明的同时，更应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唯有如

此，我们的城市才能保持青春亮丽，淇河才能永

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做好事

不等于惹麻烦

□李鹏

老人晕倒路边被一男子扶起， 并

拨打了 120。 为寻找老人家属， 该男

子还一个号码一个号码拨过去， 很快

和老人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担心家属

不能及时赶到， 他又赶往医院， 知道

看到家属都在， 这才放了心。（详见本

报 4 月 7 日 4 版 《老人倒路边， 男子

伸援手》）

这人真不错！ 赞叹之余，笔者想起

了时下这样一种弊病———认为做好事

是麻烦，弄不好还要承担责任。在《北京

青年报》上，笔者看到， 2 0 0 9 年，重庆市

万州区分水中学初二学生万鑫在路边

扶起一名摔倒的老人，被老人及其子女

说成是肇事者并告到法院。

一个初二的学生做了好事， 帮了

老人竟被其家人误认为是肇事者，真

让人寒心。 不少人为此感叹“人心不

古”，表示自己遇到这种事不会再伸援

手。

其实，这是一种误区。 尽管，社会

是复杂的，所谓“一种米养百种人”，社

会当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阴暗面，存

在一些恩将仇报的人， 但社会的主流

毕竟还是向善、温暖的，社会里更多的

是好心人，不要因害怕成为第二个“万

鑫”而放弃助人为乐。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

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把帮助他人当成

生活的一部分， 行善不留名， 不求回

报，才能彰显出人性的光辉，这也是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我们坚

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

变成美好的人间”。

别毁了淇水清清


